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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完善文化

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激励机制，

推出更多群众喜爱的文化精品。这指

引着我们坚持服务官兵、服务部队的

宗旨，把扎根基层、深入生活作为文化

创作的主要方式。

前段时间，新疆军区“喀喇昆仑

卫士”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首我的原

创音乐作品《西北之北》，引起戍边官

兵的共鸣。作为这首歌曲的作词人，

作品受到欢迎，高兴之余我也清醒地

认识到，这首歌之所以受到欢迎，是

因为它来源于边防最真实的生活，反

映着官兵在风雪边关的坚守与担

当。我也因此更加坚定地认识到，只

有深入边关一线，沉下身子、投入感

情去创作，笔下才能涌现出触动心灵

的作品。

我在边防工作了 16年，深感边

关军营生活的单调和枯燥，也更真

切地知道边防官兵对文化生活和文

艺作品的渴盼与期望。刚开始做原

创军旅音乐时，我和曲作者孔令龙

做了许多尝试，但效果并不理想。

其中歌词多是军营元素的堆砌，难

以打动官兵。“为赋新词强说愁”的

创作，永远无法深入人心。怎么把

强军正能量体现到创作全过程？那

么就不能为了创作而创作，应该为

了官兵而创作。

我们边防的文化，就在每一个哨

所、每一处界碑。记得有一次到边防

巡演，我们来到沙漠深处的一个执勤

哨所。两天后就是春节了，哨所里却

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原来“闹海风”

来袭，一段巡逻路被风雪掩埋，大部分

人都去抢通道路了，只有两名哨兵迎

接了我们。“过年更要站好岗，咱们站

好岗，人民过好年。”他们这样说。我

和孔令龙主动接了哨，刚在哨位上站

定，我们就惊喜地看到了一番从未见

过的风景——寒风袭来，雪花与黄沙

共舞，哨所的五星红旗猎猎作响……

下了哨，我和孔令龙彻夜未眠，创作了

一首歌曲《为祖国站岗》。第二天，我

们就在哨所为战友们演唱了这首歌，

赢得一片点赞。这首歌后来多次被搬

上舞台，受到边防官兵的热烈欢迎。

从《为祖国站岗》开始，我们先后

实地创作了《孤单的军礼》《兄弟，我在

这里》《西北望》《班长老王》《西北之

北》等一系列作品，不少都成了战友们

喜欢哼唱的热曲。

基层是文化的富矿，实践是文化创

新的源泉和动力。“一手拿枪、一手提

笔”，根植边关基层，让我拥有了源源不

断的创作灵感。为什么火热的基层生

活能给我灵感？为什么来自边防一线

的作品能深入人心？在一次次的感动

和思索中，我明白了文化不只是生活方

式，更是一种精神价值、一种意义体系，

它的作用就在于给心灵以启迪，给成长

以力量。把边防那些感人的故事写成

歌，传递基层官兵的声音和忠诚的力

量，这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推出精品必须深入生活
■王子冰

“来了！”一个小男孩在炕头透过玻
璃窗看到走进院子的我们，欢快地喊
道。孩子稚气的声音把大家都逗笑
了。由海防一营营长蔺中华带领，我随
上岛巡诊的 970 医院妇产科专家位军
走进赵改革的哨所。四级军士长赵改
革今年 33 岁。2017 年初夏，他受命带
着随军的妻子杨欢来到这个小岛上。

一见面，位主任就关切地问到：“听
说岛上有随军家属，我们特意来看看有
什么困难吗？”
“没有困难！比起以前，现在真是够

好了！”赵改革搓着手，朴实地笑着说。
“这个夫妻哨，无论什么时候、不管

谁来问，他们都说没困难。”蔺营长说。
“有困难就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

能够解决的也不算困难。”赵改革脸微
微红着，话语很朴实。
“看他这双手，都没法伸直了……

干起活来不要命！”妻子杨欢摇了摇头，
似乎有些气恼地说。
“这算什么困难？放心！没有困难

的。”赵改革把手往后缩了一下。看到
赵改革手掌粗硬，十个手指倔强地弯曲
着，位军忍不住伸手一握，说：这手硬得
像铁打的。
“山上风太大，下午恐怕过了八级，

我担心设备……明天得去山顶那个阵
地好好瞧瞧。”赵改革有些不好意思，轻
声向营长汇报工作，转移了话题。

第二天清早，我随赵改革到山顶的
阵地去巡查。一出门，风大得差点把我
顶回来。小岛四面环海，被南、北侧半
岛扼住，形成喇叭口状海峡，加剧了风
速。但无论海风多大，赵改革每天都要
来回步行两公里巡查一下设备库房。

看着海风中他坚定前行的身影，我赶紧
小跑两步跟上前去。

我们来到离营部几公里外临海的
崖坡上，眺望远处的海岸线，威严的军
港、灰色的舰队犹如朦胧的远山。一路
走来，赵改革向我介绍着小岛，他对这
里的一草一木都如数家珍。感觉只要
说起他的工作、他的小岛，这个有些木
讷的老兵便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那年连里炊事班长出现空缺。在酝
酿人选时，连长找到了赵改革。尽管有
些失落，但赵改革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连
队的安排，带着一身过硬的军事素质去
了炊事班。两年之后，连队又安排赵改
革管理蔬菜大棚并兼任营里的饲养员。

为确保小猪的成活率，每次母猪产
崽，他都通宵达旦地待在猪圈里。有一
次营里的小猪生病了，几天没看到丈夫
的杨欢跑去猪圈找他，才发现他正用自
己的洗脸毛巾给小猪擦洗，那一幕让杨
欢感到又好气又好笑。

回到哨所，听到我们在谈论赵改革
养猪的趣事，杨欢打开手机翻出几张照
片，说：“看，我悄悄拍的，母猪临产时他
晚上就睡在猪圈的隔板上！”

我们同时惊讶地瞪着赵改革问：
“那怎么睡？”他老老实实地答：“侧着，
能躺会儿……”
“耳朵里全是猪的哼哼声，睁开眼

就可以看到他心爱的猪姐姐。”杨欢半
开玩笑地说。

难怪杨欢生气。怀着女儿的时候，
看到赵改革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自
己，她心里也会感到失落，可气过一会
儿，又自己宽慰自己，有什么办法呢？自
己遇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执着的人。怀着
身孕的杨欢常常跑到猪圈里陪着丈夫，
看他忙上忙下，自己也忍不住去搭把手。
“这样子才有可能看到他啊！他不

能陪着我，我就只好去陪他了。”学计算
机专业的杨欢也是湖北人，说话时大都
是低头看着地面，然后抬头朝我们一
笑，露出亮白的牙齿。这个 1988 年出
生的年轻妻子长发低挽，身材修长，笑
起来很好看。

如果是夏天，岛上还会有一些游客，
而当秋季来临，就只有这一家人相守着
度过漫长的冬季。可热爱生活的人并不
寂寞，他们把哨所建设成了温暖的家。

赵改革养了不少小动物，有羊、狗、
猫、鸡、鹅、鸽子，还有蜜蜂。走进整洁的
大棚，芹菜、西红柿、豆角，各种青幽幽的
蔬菜长得喜人。“今年用了鸽子粪，菜长
得很好……”赵改革喜滋滋地对我们
说。屋外院子里，公鸡一声声地打鸣。
“今天还给你们准备了好吃的野味。”妻
子杨欢跟在后面，略带神秘地说。
“蝎子。昨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去

捉的。”杨欢快乐地说。赵改革拿过来一
个铁筒，我凑近一看，筒子里大约有20多
只黄褐色的蝎子，正不停地挥舞着足斧。
“爸，让我看看蝎子吧。”自己起床穿

好衣服的儿子赵燚牵着妹妹的小手走上
前来。这时候，杨欢素净的脸上又露出
幸福的神采：“很感谢部队对改革和我们
一家的照顾，虽然只有我们一家人在这
小岛上，但没有国哪来的家，在我看来，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很充实、很知足。”
“对，我们一定把小岛守好！”老兵赵改革
认真地接了一句，说完两人相视一笑，小
小哨所里洋溢着融融暖意。

小
岛
哨
所

■
凡
志
明

“春去芦叶青，秋来芦花白”。
在苍茫辽阔、烟波浩渺的七里海湿

地，一片片泛了黄的芦苇荡，随风摇曳，
此起彼伏，似迎风而歌，戏涛抚浪。一簇
簇银白色的芦苇花，腾空弥漫，轻盈散
逸，如飞雪流云，翩翩起舞，为碧波万顷
的苇海平添了几分浪漫与诗意，这一切
成了津沽大地上绝妙的景色。

望着这片风光旖旎而又叫人沉醉的
苇海，不由得让我想起《诗经》里“蒹葭苍
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的千古佳句。透过凄婉缠绵的诗文，我们
宛若穿越时空的隧道，触摸到了茫茫芦乡
那一抹苍凉幽渺的远古深秋，也深为古人
那种曼妙痴情的心境所感怀。

广袤无际的七里海湿地，位于天津市
东北部的宁河区境内，毗邻渤海。湿地
内，河道纵横，沟汊交织；沼泽遍布，草木
竞秀。这里不仅生长着茂密的芦苇，而且
蕴藏着丰富的古海岸遗迹，还是鸟类的天
堂。悠远雄浑的七里海，以其独特的风韵
和灵动的旋律享誉京津，闻名于世。

这里，四季景致不同，晨暮意境迥
然，阴晴雨霜各具魅力，足以让我们的眼
睛享受一场大自然带来的视觉盛宴，美
得让人心生温情，流连忘返。

春风荡漾之时，一根根又尖又嫩的
芦芽，便从乍暖还寒的湖水中钻出来，拔
着节地往上蹿，继而又长出颀长的叶片，
芦苇秆子也由细变粗，像是万千画笔，把
空寂落寞的湿地描绘成了绿色，渲染着
盎然的春意。盘根错节的芦根，匍匐于
地下，坚毅地扎进肥沃的泥土，吸吮着丰

沛的养料，源源不断地为芦苇的生长提
供养分。

到了初夏时节，恣意生长的芦苇，一
棵棵挺拔而立，清爽碧透，英气勃发，将
夏日的翠绿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快，芦
苇的叶叶秆秆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紧紧
簇拥着，连成一片又一片，仿佛一道道宽
厚的绿色“苇墙”，把茫茫苇海开辟成一
条条纵横交错、蜿蜒幽深的“水巷”。盛
夏三伏过后，芦苇顶部抽出的苇穗渐渐
蓬松，毛茸茸，软绵绵，信手一捋，饱满的
苇穗就会分解成无数个小绒球，用嘴一
吹，便会轻盈地飞舞起来。

金秋，是芊芊芦苇最为丰盈迷人的季
节，也是观赏芦花的最佳时日。此时，苇
穗由初期的淡紫色转为银白色，像伞一样
盛开，蓬松松白花花的一片。随着太阳的
升起与落下，浩浩荡荡的苇海就像一幅壮
阔悠远的写意画卷，风情多姿、意韵悠
长。你看吧，东方欲晓的清晨，随着一轮
红日冉冉升起，布满天际的云霞与清波荡
漾的湖水，把满眼的芦花映照得犹如绚丽
的绸缎，色彩斑斓，楚楚动人；风乍起时，
苇叶便发出“沙沙”的声响，芦花也在天空
中悠悠然地飘飞，白茫茫如雪，轻柔柔似
云，这就是那令人心醉的“芦花飞雪”。到
了夕阳斜下、落霞成金的黄昏，烟波浩渺
的苇海沐浴着凝重浓艳的晚霞，宛若一片
片燃烧的火焰，溢金流丹；柔曼婉约的夜

晚，一弯明月当空，繁星闪烁，整个苇海就
像铺上一层白皑皑的雪霜，处处银装素
裹，置身其间，仿佛进入扑朔迷离的童话
世界，令人陶醉。

充满诗情画意的苇海，总是透着一
股热闹。在茂密的芦荡中、清澈的水面
上，栖息繁衍着200多种鸟类。那些精灵
般的鸟儿，或静谧于芦丛，或扇动着翅膀
掠过芦花，高歌于天空，叽叽喳喳叫个不
停。仔细欣赏，它们的声音抑扬顿挫，有
音韵，有节奏，悠长悦耳，像一首动人的
交响曲，将整个七里海渲染得多彩而富
有生机。

这里还是候鸟迁徙的生态“驿站”。
随着七里海湿地修复力度的不断加大，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迁徙候鸟的数量、种
类也日益增多。每年秋冬季节，这里就
会迎来百万只过境候鸟，大小天鹅、东方
白鹳、中华秋沙鸭、反嘴鹬、红脚鹬，白
鹭、豆雁、丹顶鹤等都是常客。它们时而
在空中振翅翱翔，时而在水中嬉戏畅游，
时而在岸滩埋头觅食，每一天都上演着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
壮美景观。

望尽芦花飞雪，宛若置身于世外桃
源，可以随时追逐纯净的美好，增添几分
亲近自然的乐趣，也可以静静地享受最
难得的原生态。曾经的迷茫和困顿，早
已在这岁月静好的芦花飞雪中释然了。

芦荡飞雪七里海
■白恒昌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1928年春，河南省光山县柴山保一

带的工农革命军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

租抗债斗争，改造红枪会，创建了革命根

据地。受此影响，作者吴华夺的出生地

陈店乡也蓬勃开展起农民运动，妇女会、

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

起来。军阀土豪的欺压、苦难童年的情

景，在吴华夺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

的烙印。同时，革命思想的熏陶、父亲的

言传身教，培养了他爱憎分明的立场、坚

强不屈的性格、忠于革命的品格和艰苦

奋斗的作风。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年

仅 12岁的他当了红军，走上了革命道

路。在革命的队伍中，他感受到党的温

暖、同志间的友爱，也感受到宝贵的父

爱。当他得知父亲不幸牺牲后，化悲痛

为力量，毅然沿着父亲没有走完的革命

道路继续前进。

1928年夏天的一个漆黑夜晚，亲戚
来合云突然来到我家里。打那以后，他和
父亲经常在一起，背着母亲商量事情。那
时我才12岁，许多话听了似懂非懂，但却
感到新鲜有味，什么共产主义、革命、暴
动、打倒地主和劣绅、夺取红枪会的领导
权等等。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下了，忽
然，母亲和父亲吵起嘴来。母亲不住地唠
唠叨叨说：“你参加那些红党，不顾家，也
不管孩子啦。”父亲说：“谁说不管，打土豪
分田地就是为了孩子们。”我爬起来问父
亲什么是土豪，他没好气地说：“快睡你的
觉，小孩子打听什么。”

不久父亲就参加了红枪会。我看许
多人在一起热热闹闹，挺好玩，也就跟着
参加了。父亲在会里可是个大忙人，一天
到晚东奔西跑，开会叽咕事情，我也不知
道他忙的什么。

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晚，父亲急匆匆
地从外面回来（他已三天三夜没有回家
了）。母亲连忙端上饭来，父亲把饭推到一
边，戴上帽子，又向外走去。母亲和我都很
奇怪，也不敢问出了什么事，坐在家里等
着。一直待到快二更天，也没见父亲回来，
妈说：“小海，你快去看看，你爸爸到哪儿去
了。”我跑出门一看，只见很多人扛着梭镖
拿着刀，向姓吴的地主家里拥去。华高走
在前面，很快就把姓吴的地主的房子包围
起来了。有人爬墙进到院子里，打开了大
门，外面的人端着梭镖，举着大刀，一拥而

进。不一会儿，把姓吴的地主拖了出来，拉
上了后山。接着又把底铺子的恶霸华早、
华能等4个坏家伙也拉来杀了。人们都在
议论纷纷，说：“好，革命了，明天就宣布成
立苏维埃。”我到处找父亲，可是哪儿也找
不着，于是就大声叫喊。华高跑到我跟前
说：“你爸爸一会儿就来了，走，我们到祠堂
去吧。”祠堂里已挤了好多人。到三更天
时，父亲和来合云、朱文焕从大吴家回来
了。来合云说：“明天成立苏维埃。”我连忙
跟着问：“什么是苏维埃？我们现在是不是
共产党？”合云说：“苏维埃就是我们自己的
工农民主政府。好小子，你想当共产党
吗？老子是共产党，儿子大概不成问题
吧！”说着一把把我抱起来：“小家伙不简
单，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我说：“共产党
是打地主的。”合云笑了。

第二天成立了乡工农民主政府、土
地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儿童团、少年先锋
队等红色组织；红枪会改编为红色补充军
第二团。华高当了团长，父亲是党代表。
不久第二团就出发到东区去打地主的寨
子，我也跟着大队人马去了。

这是我过红军生活的第一课。我年
纪小，个子矮，生怕人家不要，处处尽量装
着个大人样。父亲在前面走，我穿着一双
不跟脚的鞋，跟在后边。一路上，我模仿
着父亲那样一大步一大步地走。走着走
着就被落下了，只好踢踢踏踏地跑一阵撵
上去。父亲听到这踢踏的声音，就习惯地
回头看看我，我也装着没事一样看看他。
开始还可以，以后越走越吃力，父亲终于
开口说：“你快给我回去吧，跟着一路不够
垫脚板的。”我鼓鼓嘴，就是不回去。他沉
下脸，说：“你非给我回去不行！”我一看拗
不过他，就离开队伍嘟嘟囔囔地往回走。
走不多远，趁他不注意，又钻到队伍里。
过了一会儿，不知怎么被他发现了，毫不
客气地又把我赶出来，而且还在一旁监视
着我。我干生气也没办法，蹲在路旁，眼
看一村的人都神气活现地走过去，真急死
人。忽然有人叫父亲到前面去，我又趁空
钻进了队伍。

这时大雪飘飘，风也吹得挺紧，人们
都耸着肩、缩着头。约莫快到中午，父亲
到后边来检查行军情况，又发现了我。他
还是赶我回家。我说冻死在外面也不回
去。他看没法，就从身上脱了件单衣给我
包头。我嘴里说不冷，其实两只耳朵和脸
上像刀子割，怎么也止不住上下牙打架。
本家吴华官大哥对父亲说：“你到前面去
吧，我来招呼他。”父亲瞅了我两眼，就到
前面去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部队到达八
里区南村，准备对龙盘寨、李山寨进行包
围。部队到李山寨正西六里的李家楼时，
天刚拂晓，民团还在睡大觉，打了几枪，他

们就被吓跑了。团部就留在这里。部队
都上山围寨子去了。华官和文谋叔叔忙
着杀猪做饭，我帮忙烧水。到柴堆上去拉
柴火时，一拉，发现了一根皮带。这是什
么皮带呢？顺手拉出来一看，原来是支汉
阳造步枪。我真高兴极啦。中午，华官、
文谋给部队送饭时，将这个事告诉了父
亲。父亲即刻派人下山来把枪要去看看，
我也跟去了。到了那里，华高团长看了
枪，笑着对我父亲说：“好，我们团又多一
支钢枪了。”父亲要我回团部去，把枪留
下，我说什么也不肯。他说我不服从命
令，要揍我，我才吓走了。

1929年春天，部队到油炸河以北的
小村庄驻下，防止大山寨的地主民团扰
乱根据地。这时部队已从敌人手中缴获
了 9支步枪，上级又发来两支掰把枪，是
给团长和党代表的。有一次趁他们不在
家，我偷偷地拿着枪玩弄，不知道有顶膛
火，一拨弄，“啪”的一声，把老百姓的一
条老黄牛打死了。我吓得要死，急急忙
忙去找团部司务长。司务长是个老成
人，平时最喜欢我们这一帮小鬼，他看我
吓得那个样，又好笑又好气地说道：“你
们这些小鬼呀，光给我找麻烦，你知道，
赔老百姓一条牛要14块光洋。”说着就找
老乡去了。

过了不大一会儿，父亲回来了，一听
此事，可发了大火，顺手甩了我两个耳
光，又把我关起来，不给饭吃，非要我回
家不行。虽然脸上火辣辣的，但我却不
哭。我知道父亲是个刚强人，从来不喜
欢看哭鼻抹泪的人。不过我心里暗自思
量：这一下糟透了，如果真派人硬把我送
回去怎么办呢？正想着，华高团长来了，
他训了我几句，叫我以后千万听话，就把
我放了出来。这下我可高兴啦，急忙又
去烧水。谁知一锅水没烧开，父亲又来
找我了。他气呼呼地说：“三番五次地说
你年岁太小，跟着尽捣蛋，要你等两年再
来，你就是不听……”我只好向他苦苦哀
求说：“去年都跟上了，今年还不行吗？
你枪里上了顶膛火，我以为是空枪才弄
响的。今后好好干，听你的话，还不行
吗？”刚说到这里，华高带着许多人拥进
来，一齐要我唱歌。我估计这可能是替
我解围的，看了父亲两眼，就站起来唱：
正月是新年，家中断米面/衣衫破了没衣

换/—哪嗨哟，衣衫破了没衣换/富人穿

得好，鱼肉吃不了/珍肴美味白炭火

烤/—哪嗨哟，珍肴美味白炭火烤。

我越唱越带劲，一面唱一面就表演
起来。一气唱完了 12个月，累得我满头
汗，呼呼直喘。大伙哈哈大笑，我看到父
亲也扭过脸去偷偷地笑了。最后，他转过
身来，又板起面孔对我说：“从明天起，每
天除了工作外，要学习两个字，再胡捣蛋，

非叫你滚回家去不可。”我伸了伸舌头，连
声说好。

半个月以后，部队改编。华高他们
都到二十八团去了，父亲在军部休息。
因为我年龄小，就叫我到少先队去当小
兵，也没有枪。三四十个小鬼在一起，除
了行军，就学文化，上政治课。什么是阶
级，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这
些最基本的革命道理，很深地印在我脑
子里，更坚定了我要干革命的意志。

一个多星期后，父亲和来选刚同志
一道来找我，他告诉我上级要他回后
方，到光山县东区去工作，要我同他一
道回去。我说：“你回你的，我是不回
去。”父亲说回去送我上学念书。我说：
“不，这里人多热闹，我们每天也都在学
习，哪里的学校也赶不上红军这个大学
校。”他看我很坚决，也就不再劝我，但
是要我每个月给他写一封信。我说：
“爸爸你回去，我会好好干，放心吧。”他
老人家走了不一会儿又回来了，拿出刚
买的一双布鞋，亲手给我穿上，摸着我
的头，又看了看我的脸，说：“以后千万
要听同志们的话。”我嗯了一声，不知怎
地哭起来了。他的眼中也充满了泪水，
但是没掉下来。转身向我们上级交代
了几句话，就走了。从此以后，我再没
有看见过父亲。

1932 年，我在河口战斗中负了伤。
到罗山休养的时候，听说父亲随四方面军
主力西征了。1936年，我随红军长征到
宁夏花马池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就到处
打听父亲的去向。后来见到了熊起松、吴
华江两位同志，他们才告诉我，父亲在豫
西牺牲了。

我实在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恸，就偷
偷地跑到村外，坐在一棵大树下哭起来。
突然觉得有人站在我旁边，回头一看，是
党的总支书记文明地同志。我揉了揉眼
要站起来，他却把我按住，坐在我身旁，用
手抚摸着我的头，劝慰我一番，然后告诉
我：“不要哭了，我们手中有枪，要向国民
党反动派讨还血债！”他拉着我的手站起
来说：“回去吧，同志们都在等着你。”黑暗
里，我跟着这位对我关怀体贴备至的领导
同志走回部队。我又感到了慈父般的温
暖，这是巨大的党的温暖！父亲倒下了，
党把我抚育长大成人了。

几天以后，我又和大家一起背起行
装，踏上了征途，沿着我的父亲没走完的
道路继续前进！

吴华夺 出生于1917年，河南新县

人。文中身份为河南省光山县红色补充

军勤务员、军部少先队队员。新中国成立

后历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7年逝世。

我跟父亲当红军
■吴华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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